
評論｜美國大選結果分析：特朗普再次當選的背

後，是美國選民重組的大趨勢

隨着特朗普掌控共和黨，兩黨的選民構成發生了根本上的重組。這體現在種種極化和一種去極化

上。

2024年11月6日﹐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发表胜选演说。摄：Julia Demaree Nikhinson/AP/达志影像

特朗普在本次大選重回巔峰，甚至比2016年做得更好，很有可能再次帶領共和黨拿下兩院。從這一

結果來看2024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就是競選的大勢，壓過了競選者的努力。特朗普帶來的對美國政

治格局的改變，只是被拜登的當選給延緩了四年，但是背後的變化還是不可阻擋。

選前形勢

先說和這次大選最近的因素。

在之前的分析文中，我提過通過幾個基本面來看本次大選的形勢：經濟狀況，民衆渴望改變的心

態，和候選人是否有總統樣。當時我提到，「從基本面上看，特朗普還是應該略佔上風」。因為在

這幾方面，特朗普都是有優勢的。

經濟上自然不用說。美國的經濟指標雖然好，但是宏觀經濟數據似乎和民衆的體感全面脫節。密歇

根大學的消費者信心指數這樣衡量大衆濟經狀況體感的指標都不高，拜登的很多重要的經濟政策，

都是體現在投資具體行業上，普通民衆也很難感到。類似的，還有移民問題。大量難民在拜登在任

的這幾年涌入美國，淨流入數量達到了每年兩三百萬，大大超過了各地政府的接納能力，也在民衆

中造成了政府關心無證移民超過關心我們生計的感覺。這種感覺並沒有在下半年隨着經濟的發展變

好，一些民調顯示，民衆的體感到了十月，跟年初一樣，完全沒有變化。

這自然會影響到第二個重要的基本面指標，就是對於改變的渴望。在這種大環境下，民衆要求改變

的呼聲變得特別大。從這次大選中可以看到，像加州和紐約州這樣的藍州也都出現了相當程度的右

轉，比以往更多的選民將選票投給了特朗普和共和黨。這背後，還包括州內的問題也通過選總統折

射了出來。



2024年11月4日，拉斯維加斯的一個展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賀錦麗的政治廣告。攝：John Locher/AP/達志影像

哈里斯一參選，就試圖將自己和特朗普區別開，把自己打造成另一種改變，保護女性墮胎權，另外

則是之前拜登強調的保衛民主。但是看起來，因為經濟問題一直都纏繞在民衆心中，並沒有散去，

而哈里斯自己也的確在通脹問題上沒有好的解法，民主也不能當飯吃，所以並不能呼應民衆的訴

求。反過來，雖然特朗普的招牌政策，加關稅與遣返無證移民，其實都會加重通脹問題，但是對於

民衆來說，他們要的就是一個改變，所以在這個選擇上，特朗普成功把握了時代大勢。

哈里斯只有在總統相上，算是相對成功。這主要是因為她是新人，抓住了像總統辯論這樣的機會，

成功展現了自己。所以在九月份，哈里斯應該是爭取到了不少民主黨選民。但是哈里斯的弱點，是

她參選太晚。她畢竟沒有經過初選和大選的洗禮，一來大量的選民對她不熟悉，二來她自己應對媒

體和大型競選活動的能力不足。雖然在這兩個月裏，她快速成長，在應對各種情況時變得越來越成

熟，但是也不可避免出現過一些錯誤。更重要的是，有八成的選民，早在九月之前已經決定了會支

持誰了。雖然哈里斯成功爭取到了剩下選民中的一些人，但也不足以扭轉整體的劣勢。

高投票率對特朗普有利

所以哈里斯最後所依仗的，其實是民主黨和自由派的基層組織和強大的動員能力。

這部分原因是特朗普團隊因為資金問題，基本上放棄了自己來做傳統的催票工作，而是交給了像馬

斯克的America PAC這樣的第三方。這對於特朗普來說是一個讓他回到2016年競選舒適區的做法，

就是他只關心個人的競選集會，剩下的，讓選民自己來動員自己。在今年的初選中，特朗普團隊就

是用的這種策略，輕鬆摧毀了用傳統方法鋪開了大散幣挨個敲門的德桑蒂斯。

所以哈里斯團隊指望的，是利用自己在資金上的優勢，通過更系統的動員，來爭取讓更多的本黨選

民出來投票。這在五五開的競選中非常重要，因為催票的效果再好，如果選民已經下定了決心了，

那能催動的票其實有限，最多也是兩到三個百分點。

現在看起來，哈里斯是催出了大量的選票，但是，也可能催出了大量的特朗普選票。同時，特朗普

再次證明了自己以個人為基礎的催票能力。兩邊合力，製造了可能是有史以來投票人數最高的大

選。但是大選結果證明了，高投票率對於如今的民主黨可能並不是一件好事。

從年初到現在的諸多民調都顯示，投票積極性高的選民，支持民主黨——拜登和哈里斯的比例高。

而那些很少投票的選民，支持特朗普的比例要高。這主要是因為，這些選民不常出來投票，正好是

因為他們對美國政治體制更不信任，對大選投票機制更不信任，這也讓他們更加支持體制外的候選

人。而特朗普，就是這樣一個反建制的候選人。在2016年，正是因為特朗普抓住了當時反建制的大



潮，讓他在大勢上壓過了希拉里·克林頓。特朗普此次的競選經理Susan Wiles，也是一位特別擅

於發動這些政治上不積極的選民的競選專家。

2024年11月3日，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在美國賓州利蒂茨舉行集會，防護玻璃中映出支持者的倒影。攝：Brian Snyder/Reuters/達志影像

選民重組的大趨勢

當然這有一點諷刺，就是特朗普天天宣傳競選舞弊，共和黨長期為這些不常投票的人制造投票障

礙，其實一定程度上可能壓制了特朗普的選票。之所以會有這種情況，是因為長期以來，大家認為

這些平時不投票的人，更多的是民主黨的支持者。就像在 2012年大選中，這些選民支持奧巴馬的

人數遠遠超過代表建制派的羅姆尼，43%對18%，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奧巴馬的履歷更單薄，更像

政治素人。而這些人裏很多在2016年時轉投了特朗普。

這後面其實反映的，是美國選民重組的大趨勢——隨着特朗普掌控共和黨，兩黨的選民構成發生了

根本上的重組。這體現在種種極化和一種去極化上。

簡單來說，教育極化：有高學歷的白人選民開始轉入民主黨陣營；城鄉極化：農村地區的白人藍領

轉向共和黨；性別極化：女性更支持民主黨，男性更支持共和黨；性少數群體極化：LGBTQ群體全

面倒向民主黨。

而種族，則是去極化的過程：少數族裔，尤其是西裔男性，開始轉向共和黨。

這些變化並不是在這次大選中才有的，而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比如低學歷的白人選民支持民主黨的

比例，在1964年達到歷史高點的64%之後，就在緩慢的下滑，一直到現在的30%出頭。女性對民主

黨的支持，則是在里根開始支持反墮胎的福音派之後，就明顯增加。

但是在特朗普時代，這個變化大大加速了，也被大家明顯地注意到了。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農村

與低教育程度的人口受到的衝擊格外的高，於是這些地處後工業化的鏽帶地區，還有美國廣大農村

的白人藍領，他們覺得自己被東西海岸主流美國社會精英鄙視和忘記了，結果被特朗普的民粹主義

吸引，在2016年投入了共和黨的懷抱。

在2016年大選結果出來時，很多人是報以懷疑的。他們認為共和黨的經濟政策沒法給白人藍領真正

的好處，所以無法真正吸納這些選民。尤其是特朗普上台以後，他的經濟政策還是被國會共和黨主

導，包括減稅這樣的政策，反過來特朗普自己的所謂的惠民政策都沒有被實施。

儘管如此，2020年大選的結果顯示，被特朗普爭取到共和黨陣營的這些白人藍領/農村選民，並沒

有放棄特朗普和共和黨，反而更加支持了。不僅如此，特朗普還為共和黨獲得了六十年來最多的少

數族裔的支持。2016年時反對特朗普的少數族裔，現在開始被特朗普的經濟口號吸引，這在德州邊



境西裔佔絕對多數的幾個選區尤其明顯。這些地區屬於農村，民衆普遍收入很低，接近白人農村選

民的特徵。除此之外，其他一些西裔比例高的農村地區，甚至一些城市地區，也有這樣的特點。同

時，特朗普也吸引了大城市內城的一些黑人選民。

這些變化，在2024年的大選中被再次證實。因為他們在這次大選中，加大了自己支持共和黨的力

度。尤其是西裔，他們沒有黑人因為民權運動而帶來的歷史羈絆，更容易認同白人的立場。很有可

能是因為這幾年的經濟狀況和移民問題，更加接受了特朗普的經濟民粹主義，認為特朗普才是真正

關心自己的那個候選人。

但是這個變化並不是線性的。雖然說藍領階層開始倒向共和黨，但是極低收入群體依然更支持民主

黨，反而是收入在三萬到十萬的中產階層開始更多支持共和黨。而收入在十萬美元以上的，很有可

能是高學歷群體，現在開始倒向民主黨。

2024年11月5日，華盛頓特區霍華德大學舉行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賀錦麗的選舉之夜活動，一名支持者觀看選舉開票結果。攝：Brandon Bell/Getty Images

但民主黨的選民增長遠遠不能抵削他們流失的選民。在本次大選中，城郊選民並沒有一邊倒支持哈

里斯，女性和高學歷選民的支持度也沒有變得更多。一方面是經濟大勢可能壓制了這些選民轉入民

主黨的動力，另一方面也說明，打墮胎和保衛民主的牌，能夠吸引的選民有限。在這次大選中，很

多州都同時附有關於支持墮胎權的提案，得票無一例外都遠超50%，說明很多選民在支持墮胎權的

同時並沒有支持哈里斯。

所以在以後的選舉中，兩黨的競選優勢可能會對調，也就是在投票率更高的大選中，因為藍領選民

的加入，共和黨或許會略佔優勢。而在投票率相對較低的中期選舉和其他各種特別選舉中，擁有政

治參與度更高的城郊高學歷選民的民主黨可能會更佔優勢。

美國兩黨的未來

不過這只是一個猜測，還需要在接下來的競選中證實。比如，共和黨對於藍領選民，少數族裔選民

的吸引力，有多大程度上是因為特朗普本人。如果特朗普不在選票上了，是否還能催出足夠的選

票。如果特朗普的個人魅力的確可以彌補他在具體政策上的缺失，那在後特朗普時代，共和黨需要

拿出什麼樣的政策來，才能鞏固住這些選民，並發動他們出來投票。同時，又不會因此得罪本黨內

的一些保守派。

不過，現在共和黨大獲全勝，他們可能並不需要馬上去着手想這些問題，需要痛定思痛的，當然是

民主黨。在特朗普成為共和黨領袖，帶領共和黨右轉後，民主黨當時選擇了你向右我就向左的策

略。自由派的思路是，雖然民主黨沒有去積極爭取中間選民，但是他們可以通過發動自由派選民，

靠他們的積極性來彌補失去的中間選民。這種做法在中期選舉中雖然奏效，但是在2020年大選只是



讓拜登靠他老白男的形像險勝。在今年大選大敗後，民主黨或許會承認，美國人民在過去十多年裏

整體上開始趨於保守，所以他們很有可能會放棄自由派的路線，在政策上向右轉，去追逐失去的選

民。

但這也並不一定。2012年大選後，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做了內部檢討，認為應該通過推動移民改革來

吸引西裔支持。結果空出來賽道，被打着反移民口號的特朗普佔領。特朗普的成功，不僅是因為他

反移民，也是因為他打破了過去幾十年的左右政治光譜，向共和黨政策裏注入了不少本來是左派標

簽的政策，比如反對自由貿易、反對社保改革等等。所以也許民主黨也需要有意識的打破舊政策框

架，去適應新時代的選民陣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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